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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环境下怎样处理语言和语言教育问题 
─以新加坡为例

周清海

摘要

汉语进入了大融合的时期。和谐融合关系到语言的健康发展，也关系

到广大华语区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尊重华语之间存在的差异，并不

意味着华语会发展成为多种语言变体。在交流之中，最多人使用的语

言，必然占有优势，能起主导作用。所以在华语的应用和教学上，我

提倡向普通话倾斜。

这篇文章，集中从地区、政治和历史的观点，谈论（一）新加坡的华

文教学；（二）新加坡的华语研究；（三）在大华语下的词典编纂与华

语语法研究等问题。我强调只有教华文的教学人员，编教材的人员，

以及研究者不全是中国人，华语文才真正达到国际化。

    关键词：汉语大融合  新加坡华文教学  新加坡华文研究  华语

文的国际化

周清海，原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络电邮：chewchengha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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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全球化的时代，掌握多种语言资源，是个人或者国家发展的

重要前提。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但处理语言问题、处理语言教育问

题，关涉民族和谐、民族认同、国家战略等更高层面的问题，必须小

心处理。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汉语进入了大融合的时期。和谐融合关系到

民族语言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广大华语区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尊

重华语之间存在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华语会发展成为多种语言变体。

在交流之中，最多人使用的语言，必然占有优势，能起主导作用。所

以在华语的应用和教学上，我提倡向普通话倾斜，让下一代能集中精

力，学好华语。

对于一些华语区的华人，华语只是华族认同的语言，常常不是所

居地国家的高层语言。华人生活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度里，除了

自己的民族母语之外，如果不能掌握该地区或者该国家的主要语言，

自己或者整个族群都将被边缘化。因此，这些地区华人的语言和语言

教育就面临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选择问题。

新加坡也面临语言处理的难题，更加上我们是人口少，面积小的

多元民族城市化小国，处理语言问题就得非常小心。

三十多年前，我就认为，新加坡太小了，许多与华语或华语研究

相关的事情，必须联系华语区，特别是中国来一起完成。

1994年，南洋理工大学成立了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我就邀请中国

学者到大学来，让本地的学者有机会和他们一起进行研究，也开始从

中国招收研究生。现在，我看到《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

和《全球华语语法》（六卷）（邢福义，2021）都陆续出版了。同时，

也让中国语言与语言教育界接受了“大华语”的观念（普通话是大华

语的北京体），更注意语言的和谐。这都是多年努力的结果。

语言研究和语言教育研究，必须联系语言的历史，语言应用的现

况，以及语言的发展前景等情况来进行，不能孤立的做研究。这些年

来，我的一些看法，能得到华语教学界和汉语语言研究界的支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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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我结合了历史、区域、政治等因素，谈论语言问题。

这篇文章，将集中从地区、政治和历史的观点，谈论一、新加坡

的华文教学；二、新加坡的华语研究；三、在大华语下的词典编纂与

华语语法研究等问题。这三方面都是我多年来用力最多的事。

一、新加坡的华文教学
我和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相处的四十几年里，除了一起学

习华文之外，我们谈的最多的话题，就是新加坡的华文和华文教学的

问题。

李先生无时无刻不关心新加坡的问题。华文是新加坡可贵的资

产，他当然也关心。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华文的实用价值不高，而英

文却是国际语言，实用价值远远超过华文，并且是新加坡政府机构

的行政语言，学校的教学媒介语。在这种对华文非常不利的社会环境

下，怎样才能保留华文，普及华文，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在这个基础上

让华文继续往前发展？这是考虑新加坡华文教学的大前提。

在这个大前提下出台了许多措施：规定华文必须及格，才能进入

本地的大学；检讨华文课程的程度以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注意华文

报章的用词用语，避免使用太难、太古雅、太多本地化的词语，藉以

降低大众阅读报章的困难，让学生更愿意阅读华文报；英文报章《海

峡时报》设了中英双语版副刊，让受英文教育者和接受双语教育的学

生，在阅读英文报时也能随时接触华文；后来又有双语版的《我报》，

在地铁站里，免费让新加坡人取阅，让英文读者即使离开学校之后仍

然有机会继续接触华文；推行讲华语运动，让新加坡华语向普通话靠

拢等等，都是在创造条件，让华文继续在新加坡留下来，以备将来发

展的需要。

为了让华文报在新加坡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为了减少华文报之间

的不良竞争，将《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为《联合早报》，

并与英文的《海峡时报》组成报业控股，以保证华文报工作人员的待

遇和英文的《海峡时报》相当。这个调整，让新加坡的华文报业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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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事业，永远保存下来。

但在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之间，负责执行的相关人员难免出现一些

偏差，以致华社误解政策，以为政府想要消灭华文。比如鼓励用汉语

拼音拼写新加坡华人的名字，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文化部兼教育部次

长，对传媒交代得不清楚，就引起了华社的误解，以为政府要放弃学

习汉字，只用汉语拼音。

在采取任何措施之前，李先生都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我在

华文教学方面，也提了许多建议。我的任何建议，都是经过周详的考

虑，在热爱华文之外，也充分将国家当前和未来的需要放在心上，从

不标新立异。我想，就因为我的慎重，李资政为我 65岁生日写的贺词

才说“周清海教授是华语文教学的先驱”（周清海，2011）。2008年教

育部准备成立“华文教研中心”时，李先生也对时任教育部的高级政

务部长说“中心主任的人选问题，应该征求周清海的意见。”

我个人深切体会到在多元种族的社会里，只懂华文而被边缘化的

痛苦。李先生曾对我说：“如果你的英文好，成就不会是这样的。”和

我同一辈的华校生，没有掌握好英文，在新加坡多元种族的社会里缺

乏竞争的条件，他们的发展处处受到语言的限制。新加坡的家长看到

了这个现实，为了儿女的前途，都纷纷选择了英校。在这个大趋势

下，只有规定在学校里就读的所有华族子弟，华文是他们必修的科

目，才有可能保存华文，挽救华文。从这个角度观察，华文能在新加

坡存留下来，恰恰是李先生决策的结果（周清海，2020）。

李先生曾给我电邮说：“对于出身于英语家庭的学生来说，华语更

像是外语。这种华文课程，应该注重听、说和阅读。应该有一批受过

特别训练的教育工作者，用双语教学法，电脑科技来教导他们，让他

们的学习更有效果，同时保持他们学习华文的兴趣。从趋势来看，这

类学生会越来越多。”

从这个电邮来看，新加坡现在所谓的“双语并用教华文”，就是

针对“英语家庭的学生”，而不是所有的学生；而担任这类课程的教

师，必须经过特别的培训，而不是针对一般的教师。这是“双语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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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华文”的重点所在。任何无限制的扩大“双语并用教华文”，对新

加坡的华文教学，恐怕是弊多于利的。

在华文与华文教学方面，我曾向李先生表示了下面的看法：“我们

只根据统计数字，而得到‘说英语的家庭’越来越多的结论，恐怕是

不全面的。这些‘说英语的家庭’里头，有很多是说双语的。孩子的

父母都是在我们双语教育制度下成长的。只是他们最有把握的语言是

英语，并不是他们听不懂华语、完全不用华语。我们的社会也是一个

双语的社会，提供了应用华语的大环境。某些人过度地夸大‘脱华入

英’，过分地强调对这些学生‘华语更像是外语’，恐怕不是现在新加

坡语言应用的全貌。更有人强调，对这些‘华语更像是外语’的学生，

华文的文化成分应该减少，甚至放弃。教华文只是教语言。这更是我

所不能同意的。

我们更不应该不顾学生的语言背景、学习兴趣，过分地强调一种

教学方法；应该尊重教师的专业判断，提供不同的教学方法，让华文

教师选择。”

“通过自己熟悉的语言去学习另外一种语言，是语言学习者的普

遍经验，这是有效果的，但也有局限性。这有助于阅读理解，可以提

高阅读理解的效果，有助于从上下文理解词义，但对培养语文的应用

能力帮助不大。过去，华校用华语教英语，结果华校毕业生只有看、

写英文的能力，没有听和说英语的能力。现在，中国的学生学英语，

英语说得不流利，听的能力也比较差，和中小学用华语教英语有密切

的关系。

教非华族学生华语，一定要通过英语。但英语的应用，必须在必

要的时候。

教华语时，多用英语，就减少华语的应用机会。过多的、没有必

要的用英语教学华语，对学说、学听华语是没有帮助的。因此，我建

议，语文课本对生词增加英语的说明，课堂教学里尽量减少用英语。

课本里生词用英语注释，80年代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我在 2011年 9月 28用书面向李资政提出了下面的看法：“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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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语教育是成功的，没有双语政策，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但双语

教育下的华文教学目前仍旧面临三大问题：

（一）华文师资的问题：过去的华文师资具有比较好的华文文化

和语言基础，当中有不少华文作家、学者。这些华文教师是在 50%到

60%的全国学生的基础上产生的。无论智慧、语言、文化修养，都相

当高，但大部分英文都很差。 现在的华文师资普遍具有双语能力，但

华语的语言文化能力却有待提高。

（二）华文课程的问题：学生的家庭语言背景影响语言的学习。

对不同家庭语言背景的学生，用不同的课本，不同的教学方法，我们

基本上做到了。华文课程分为：高级华文，华文，华文 B，以及供非

华族学生选修的华文（特别课程）。怎样让这些华文课程更有针对性，

符合学生的能力，是目前应该重点关注的。这些不同课程所用的教

材、读物等，在华文国际化的新局面下，应该考虑将我们的教材和读

物向国际推广，让新加坡的华文教材、读物走出去。

（三）华文教学法问题 ：‘因材施教’是强调根据学习者的程度

和需要，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因此，没有一套教学方法是绝对好

的。引用‘黑猫’和‘白猫’的说法，只要能引起学习兴趣，达到学

习目的的方法，就是好方法。双语并用教学华文，通过现代科技教学

华文，用戏剧表演教学华文，通过唱流行歌曲教学华文、或者通过诗

歌朗诵教学华文等等，只要用得适当，都是好方法。任何一种方法，

都有优点，也都有缺点。所以，不应该不顾学生的语言背景、学习兴

趣，过分地强调一种方法；应该尊重教师的专业判断，提供不同的教

学方法，让他们选择。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涉及到各种问题，不是单靠教学法就能解决

的。过分地夸大教学法的作用，尤其是单一的教学法的作用，对新加

坡的华文教学的发展，是不利的。”

李先生是政治家，他是政策的制定者，却不是语言或者语言教学

的研究人员。我们作为语言教育的从业员，向李先生提出语言教育的

意见，应该慎重，不能过于标新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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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化的发展，只关注自己的国内现状，显然是不够的。我

们更需要为将来的发展，打开学生的眼界（洪胜生，2012，页 534-

536；周清海，2020.10.31）。

陈之权（待出版）对新加坡华文教学的特点，也表示了非常可

取的看法：“华文在新加坡这个华人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里是非主流

语言，但却是一个通行的语言。因此，新加坡依然具备了学习华文的

社会语言环境。在任何时候，新加坡都有三十余万在籍学生在学习不

同程度的华文。特殊的语言环境致使新加坡不能直接采用由中华文化

地区所编写的华文教材，也不能采用欧美地区开发的教材。新加坡需

要自行编写在地化华文教材，以满足不同源流、不同背景学生的学习

需要。”

二、新加坡的华语研究
李光耀资政于 1979年发起了讲华语运动。新加坡人应该讲怎么

样的华语？应该以哪个地区的华语口语为标准？华语的标准问题引起

了我的关注。

新加坡和中国是在 1990年建交的。那是亚细安（东盟）里最后

一个和中国建交的国家。1979年以前到 1990年之间，新加坡人很少

到中国大陆，也很少听到普通话。回乡探亲的都是老一辈的华人，他

们去的也都是中国南方的省份。

除了中国以外，新马、印尼以及其他华语区，都是在没有普通话

口语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华语口语。这就造成了华语区的华语深受南

方方言的影响，而且书面语和口语不分，口语里常常用了书面语的词

汇。我受教育时，字词的发音，都是根据词典里的注音符号注的音。

词典注的都是“国语”的发音，而不是普通话的发音。

《现代汉语词典》在 1978年正式发行第一版，当时在新加坡是看

不到也买不到的。

《新华字典》也是很晚才能在新加坡翻版发售的。这是因为当时

中国出版的字典和词典，在释义时都带了政治色彩，不合适在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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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

我第一次到北京是在 1985年，参加在北京香山举行的第一届国

际汉语教学讨论会。

在北京的几天交流里，我发现中国的普通话和新加坡的华语是有

距离的，但距离在哪些方面？陆俭明教授对我说：“有必要了解新加坡

华语的特点，发现这些特点，描写这些特点，以便为华语的规范化提

供依据。”只有了解了新加坡华语的特点，在华语教学里，才能正确

地对待、处理这些差距。这些都是我时时挂在心上的事。 

从北京回来后，我向时任总理的李光耀先生建议，《联合早报》

应该聘请一位了解普通话的学者担任语文顾问，专责审查记者们的

用语。此外，我也在思考 ：新加坡华语必须完全以普通话为规范标

准吗？

十年之后，即 1994年，为了面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可能给新加坡

带来的影响，南洋理工大学有意成立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向大学的在

籍学生提供语言、文化和历史的课程，并展开语言和文化、南洋史等

方面的研究。我和云惟利先生负责筹建中心，并拟定研究计划。在语

言研究方面，我们决定了三个研究方向 ：第一、东南亚华人语言研

究，第二、新加坡华语与现代汉语标准语的比较研究，第三、新加坡

华人语言运用研究。 

第一，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 ：这个研究能够发动本地和各华语

区的宗乡团体，学术人员，组成联系网。当时参加研究的有香港、台

湾、夏威夷的学者。研究的成果能让我们深入了解东南亚华人的语言

现象，对华语的全球化，新加坡人向东南亚发展，也能提供可参考的

讯息。了解各华语区的语情，能协调和解决华语区里的语言变体问题 ,

能让汉语的融合过程更加顺利。这项研究，得到台湾蒋经国基金的

支持。

云惟利（2004）《一种方言在两地三代间的变异》就是研究的成

果之一。书中说“语言衰变的过程，可以从这三个场所来观察。……

从衰弱到衰亡，这衰变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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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所通常是学校。……第二个退出的场所通常是工作场所。 ……第

三个阶段……是连家庭这个场所也退出了。当一种方言到了无法在家

庭生存的时候，便已接近消亡了。……文昌话在文莱，漳州话在马六

甲，都相当衰弱。现在的少年很可能是最后一代会说文昌话和漳州话

的人。到了他们的子女一代，文昌话和漳州话便成为绝响了。”这个

叙述，在我们观察新加坡华语的应用走向时，值得参考。

在多语环境里生活的新加坡华人，在方言和华语之间，以华语替

代方言，是必然的趋势。尤其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华人必须掌握当地

的高层语言，掌握英语、华语，要再掌握自己的方言，困难非常大。

方言退出教育、交际的场合，几乎是迟早的事，必然的事。

东南亚华人的语言研究，能为语言的相互影响提供无限的实例，

能为华语的地区变体提供解释，也能充分显示华人的语言变化与语言

选择的趋势，更能为逐渐消失的方言存档，这也是文化遗产的抢救工

作（详见周清海，2009，页 156-171）。

这方面的研究在我离开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后，没有继续下去，

所建立的联系网，也没有好好地维持，以致现在华语区的方言研究完

全处在没有计划的状态，很多研究者都是孤军作战，面对的困难非常

大。马来西亚的年轻学者邱克威对马来西亚华人的方言研究做了不少

工作，希望在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他的研究能得到有关研究机构的

支持。

马来西亚的学者编了《马来西亚华语特有词语词典》。我为词典

写了序言说：“在推进华语国际化的进程上，《马来西亚华语特有词语

词典》的出版，能对华语区之间的交流做出贡献，也让马来西亚的语

言研究受到国际的注意，更能带动其他华语区编辑出版自己的华语特

殊用词词典。”

中国暨南大学的海外方言研究中心是发展这方面研究的合适单

位，希望这个单位能领导和联系华语区的学者，做好东南亚华人语言

研究这件事。

第二，新加坡华语与现代汉语标准语的比较研究 ：这项研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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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了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之后，在中国学者的参与推动下陆续完成

的。这部分的研究成果如下：

（一）陆俭明教授（1995）的研究报告《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

改变了我一切以普通话为规范标准的看法，而强调新加坡华语的规范

应该向普通话倾斜。陆教授（2018）的《新加坡华语语法》，由南洋

理工大学文学院和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在华裔馆共同举行发布仪式。我

（2018）为这本著作写了序言，说：“本书特别适合作为本地报刊、传

媒的从业员参考，作为大专学府里华文师资培训、中文系汉语科目以

及语言比较的教材。……以一个一辈子关心新加坡的华文发展、应

用，参与华语华文的推动工作，以及从事华文师资培训的前从业员，

我认真地说：这是一个不小的印记。”

（二）我倡导并得到中国出版总署和北京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以

李宇明教授为主编，编撰和出版了《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

典》；得到中国社科基金和华中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以及邢福义教授的

支持，研究“全球华语语法”。从华语的全球化发展方向观察，《全球

华语大词典》将比《现代汉语词典》更适合华语区应用。《全球华语大

词典》收录了中国普通话里的大部分词汇，也收录了华语区的特殊词

汇，是一部适合全球应用的华语词典。语法和词典的编纂，都是为了

解决全球华语沟通中出现的问题（详细的叙述，请看下一节）。

“大华语”的概念，也是在陆俭明和李宇明两位的研究基础上产生

的。随着“大华语”概念往下思考，语言教科书的在地化，就是必须

注意的事。由中国编写语言教科书向国际推广，就不一定能符合各地

语言学习的需要。

在编纂词典，进行全球华语语法研究中所组成的学术网络，应该

继续维持下去。为“大华语”而编纂的词典和研究的学术成果，对于

语言教学与汉语研究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被认识。

第三，新加坡华人语言运用研究。我关心新加坡华人对华语认

同感的变化问题。我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让新加坡华人对华

语和它所代表的文化具有认同感，觉得学华语讲华语是天公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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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掌握双语是光荣的，那么，年轻人出现语言认同转移的可能性是

存在的。过去受华文教育者对方言的认同感转移到华语上面来，他们

不觉得放弃方言是可惜的。如果我们的年轻一代对语言的认同感转移

了，他们也会认为放弃华语是不可惜的。因此，对我国华人的语言应

用情况，语言认同等问题，应该加以观察和研究。

1996年，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曾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

陈松岑《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及其对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的影响》

（陈章太等编，1999），徐大明等《新加坡华社语言调查》（徐大明，

2005）。但之后未见新的研究成果。近来，有人认为：现在新加坡的

“讲华语的环境”，已经大不如当年的“讲华语的环境”。我就没有任

何研究的根据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观察今后新加坡的双语教育走向，人民语言态度的转变，以及语

言教学方法的研究等等，都需要教育部和大专机构的关心和注意。怎

样在过去的基础上，往前看，往前发展，更是新加坡人应该关心和思

考的。新加坡华人语言运用的研究，需要有计划地展开。 

我认为，今后我们有必要做几件事：一、定期举办国际性的双语

教育研讨会，总结我们的经验，加强和世界研究双语的教育机构的联

系。通过研讨会，能更好地说清楚“新加坡的故事”。二、长期观察、

研究我国今后的双语教育走向，人民语言态度的转变，语言教学方法

以及语言的比较等等。过去几次的华文教学检讨委员会曾经面对研究

资料缺乏而需要委托私人调查研究机构临时进行调查研究，这样的局

面就可以避免。三、李光耀双语教育基金，也应该用来鼓励双语的语

言研究和教学研究。

三、词典的编纂与全球华语语法研究
2002年 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为庆祝《中国语文》创

刊 50周年而在江西南昌大学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研讨会上发表

的论文是《新加坡华语变异概说》，文中提议中国的现代汉语应该吸

收各地华语的词汇与用法，促进各华语区的交流，让华语的各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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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流中彼此融合，比人为的非我不容的做法要好（周清海，2011，

页 69-110）。在这样的观点下，我提议编纂《全球华语词典》、《全球

华语大词典》，也发起“全球华语语法研究”。这些提议，不只有益于

新加坡华文的推广，有益于华语区之间的交流，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

领域，更影响了中国朋友对语言规范的看法。

《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的主编李宇明先生（2016）

说：“编纂华语词典的设想，起源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由新加坡周清

海教授所倡导。具有百年出版历史的商务印书馆，知早行快，酝酿谋

定，即于 2004年组建编纂团队，艰辛六载，纂成《全球华语词典》。

2010年 5月 17日，出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嘉宾云聚，李瑞

环、李光耀、许嘉璐等贵驾莅临。会上，李光耀提议编纂词量更大的

华语词典，李瑞环当即表示支持，全场报以热烈掌声。遵长者善言，

又历六载，成《全球华语大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是《全球华语

词典》的升级版。”（周清海，2011，页 89-110）

许嘉璐先生（2010）说 :“《全球华语词典》的编纂和出版，就

是为了消除因变异而形成的障碍。有了这样一本词典在手，首先是大

陆、港、澳、台、新、马等地的华语在词语方面的差异就不成其为障碍

了。……在华人交流畅通的基础上，一方面很有可能加快有些语词由

异趋一的进度（有些则由一趋异），另一方面对各国学习华语者也是不

小的帮助。起码，受它的启发，今后编写中华大词典一类的工具书时，

会把港、澳、台、新、马等地的用语和语义都收进去并标以流行地区。

这实际上是这部词典在为华语的进步、扩散、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章宜华（2009，页 46-60）批评《现代汉语词典》说 ：“国外辞

书重视收录‘通用语言’的变体，如法语词典收录加拿大、瑞士或南

非的法语变体，英语注意收录英国、美国、澳洲、爱尔兰、加拿大等

地的英语变体；而我们似乎没有注意港台地区、新加坡等地的汉语变

体。”《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对中国今后词书的编辑，

相信能起推进的作用。从一带一路的发展趋势看来，中国必然需要加

深对各华语区的了解，将来和各华语区的交流，也必然更加密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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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国的词典编纂，就不能忽略各华语区的用词。

全球华语语法的研究方面，邢福义教授曾对《湖北日报》的记者

说：“从 2009年开始，新加坡……周清海教授多次发来邮件，希望将

全球华语语法的研究提上日程。这一倡议反映了世界华人的寄托和期

待。于是经过两年多的准备，组织起一支内外结合、协同攻关的国际

性研究团队。……对全球华语语法进行全面考察，无论在国内还是国

际上都是首次。这意味着汉语语法研究迈上了一个新起点，将从语言

研究的角度，对中华文化的弘扬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见韩

晓玲，2011.10.24）全球华语语法的首期研究成果，有 6本报告，今年

将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邢福义先生（2021）的序言说：“本项目是一项涉及面广、情况复

杂、问题繁难的浩大学术工程。第一，华人遍及五大洲，华语通行全

世界，如此广泛的地区分布，如此众多的使用人口，这是除英语之外

的其他语言所难以相比的。第二，华语的使用情况十分复杂，在不同

的华人社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

约和影响，表现出各不相同的形态。第三，世界华语的研究，涉及很

多深难的问题。就语法来说，其差异不像语音和词汇那样较为容易发

现和描写，往往需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才能观察到内部的不同；还有，

促成华语语法在不同区域形成变异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消除歧异、使

之逐渐趋于一致，以便于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与沟通？在华人交往日

趋频繁的今天，华语语法将会如何发展？这些都是研究中将会触及到

并需做出回答的问题。”

我也发现中国在近现代汉语新词汇的研究方面，有不足的地方。

王力先生（2001，页 517）认为中国的现代词汇是通过日本进入中国

的，比如“议会”，就是从日本传入的，因为早期很多知识分子是留

日的。他把这些词称为“来自西洋，路过日本”的词。其实，近现代

汉语的新词有很多是传教士翻译的。传教士要把西方的地理知识、科

学知识、政治知识、历史知识介绍到中国来，以期改变中国人以中国

为世界中心的观念，不得不创造汉语新词。传教士的汉语翻译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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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是在新加坡、马六甲印刷的，然后通过澳门进入中国。有一部

分进入日本。我们对过去的了解不够，而误把很多新词的创造权归给

了日本。我们对近现代汉语的研究，更应该有世界眼光。

庄钦永先生在近现代汉语新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相信他的研

究，能在汉语新词的研究方面，带动新的研究方向。

全球华语词典的编纂、全球华语语法研究以及近现代汉语新词的

研究，都是今后应该继续做下去的事。

四、结语
我一辈子从事华文教学，也曾为语言研究拟定计划，我对新加

坡的华语教学与华语研究的总结是：新加坡太小了，我们的语言教学

与语言研究必须联系其他华语区一起进行，而且研究也必须有计划地

进行，才能产生深远的影响。2018年 7月 20日，中国出版集团一行

人访问新加坡，我安排他们和大专学术机构座谈，目的就是要促进联

系，他们说： “对新加坡有了深刻印象，也明白了新加坡在东南亚的龙

头作用。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我期望从事华文教

学与华文研究的新加坡朋友们能够继续推进新加坡的“龙头”作用。

这篇文章的重点介绍了新加坡的经验，以及我们做了些什么。在

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华语文的应用与研究，必须具有国际眼光。中

国和中国台湾只注重以自己的语言为中心，向外推广；在语文教育内

容上，强调“原乡化”（中原大学应用华语系编，2006），都是应该重

新思考的。其他的华语区，也都应该从全球化的立场探讨和看待华文

与华文研究的问题。只有教华文的教学人员，编教材的人员，以及研

究者不全是中国人，华语文才真正达到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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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anguage and Its Education in a Global Context 
-- The Case of Singapore

CHEW, Cheng Hai

Abstract

The Chinese language has now entered an epoch of great integration.  A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the different varieties of the language is essential not only for the 

language’s healthy development but also for the mutual respect among the various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world.  An acceptance of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the various communities would inevitably result in a 

proliferation of varieties of the language. In the course of interaction, the language 

as used by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will definitely have an advantage and will 

play a dominant role. Therefore, in the using and teach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Singapore, I advocate an approach that orients towards Putonghua, the Chinese 

language as used in China. 

From region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ollowing 

topics: (1)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in Singapore, (2)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es in 

Singapore, and (3) Issues concerning the compilation of a dictionary of the greater 

Chinese language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Chinese grammar.  It is my thesis that the 

Chinese language can become a truly international language only when the teaching, 

textbook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es in the language are not exclusively the business 

of Chinese nationals. 

Keywords: Chinese language integration, teaching of Chinese in Singapore,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es in Singapor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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